
“喂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只是打昏他而已，又没杀人。”
药不然连连叫屈。

“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我
认识的郑教授是个敦厚朴实的好
人，你把他洗脑洗成什么德行
了。”

药不然有点着恼，一指郑教
授：“这事也怪哥们儿？你知道他
爹是谁么？他爸叫郑安国！”

这名字我一下子没反应过
来，再仔细一想，忽然听懂了。

药来的油画里有四个故事，
天青釉马蹄形水盂那个故事，郑
安国在里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
爱瓷成痴，不惜拿最后一点口粮
去换水盂，最后全家活活饿死，只
剩一个儿子被药来带去北京。原
来这个儿子，就是郑教授。难怪
他从小长在药家，性格也和他父
亲一样，对瓷器如此着迷，甚至到
了发痴发狂的地步。

遗传基因这东西，真是强
韧。

药不然一看我反应，点头
道：“你若跟我哥联手，自然也是

听过了天青釉马蹄形水盂的故
事。不过他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你知道吗？老郑家当年在长
春，外号叫作西厢郑。因为他们
家最有名的一件收藏，乃是青花

‘西厢记’人物盖罐，焚香拜月，举
城皆知。”

我的喉咙一下子发干。这
是，第三件人物盖罐！

“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
之 外 ，原 来 还 有 一 件 是“ 西 厢
记”！第三件人物罐终于露出它
神秘的一角。

没想到它和郑教授有如此
之深的关联。

药不然道：“我爷爷去长春，
其实最大的目的不是那件水盂，
就是去找这件罐子。可惜郑安国
一口回绝，推说早就卖给别人。
我爷爷十分怀疑，以郑对瓷器的
痴迷，怎么可能会轻易卖出？何
况古董市场没什么机密，这么大
的物件出手，怎么一点风声也
无？可惜在搞清楚之前，郑安国
就死了，到底罐子卖给谁也就成
了一个谜——至少对五脉来说，

还是个谜。”
我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有下

文，正要详细询问，药不然却摆了
摆手，正色道：“哎，说得太多了，
不提了不提了。许愿，我跟你说，
五罐的事水太深，你不要碰比较
好。”

“这与你无关。”我硬邦邦地
顶了回去。

药不然跺了跺脚，一脸恨铁
不成钢：“我说许愿哪，本来老朝
奉都打算见你了，你说你绕这么
大一圈，不还是为了见他？这不
是脱裤子放屁吗？”

“我不是要见到他，我是要
揪出他，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要他的
赝品帝国分崩离析，无法再流毒
人间。”我一字一句道，然后比了
一个决绝的手势，“药不然，我们
理念背道而驰，注定要互相敌
对。你要么在这里杀死我，否则
我绝不会罢手。”

“你这家伙，对我们真的威
胁太大了。你说得对，我应该现
在动手，把你干掉！”

话音刚落，药不然脚下一
动，整个人急速地冲过来，霎时便
冲到我面门前。在这个距离，我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双眼，杀气
毕露，有如一匹凶残精悍的野狼。

以药不然的身手，我实在没
有反击或躲避的必要。我索性闭

上眼睛，一动不动。可攻击却没
出现，那股杀气却一下子消失
了。药不然往后退了几步，双手
一摊，愤愤道：“你这是耍赖！”

“你既然杀不了我，那就阻
止不了我。”我淡淡回答。

药不然气得原地转了几圈，
几次抬腿要走，歪着脑袋想了想，
还是叹了口气转回头道：“这次我
是私自出来，老朝奉不知道。但
他迟早会觉察到，暗中协助我哥
的人是你。一旦沾了五罐，来找
你的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友善
了。”

“谁？”
“ 我 不 能 说 。 总 之 ，收 手

吧。”
“该收手的应该是你。你到

底要在这个肮脏的泥坑里趴多
久？”我大声质问道。

黑暗中药不然的表情暧昧
不明，可他的回答却毫不犹豫：

“人之毒药，我之甘露。这是哥们
儿自己的选择，你不懂。”

他的语气满不在乎，像是回
答。

我被他这种态度激怒了。
这个混蛋明明都已经背叛了，却
始终不肯明白地说出他背叛的理
由。我不知道他到底坚持些什
么、有什么苦衷，我现在只想好好
揍他一顿。

“那咱们各安前程，生死由
命。”我甩出一句，转身就走。

“你这家伙……”药不然似
乎已失去耐心，他抬起胳膊，又放
了下去，“算了算了，拿你没辙
——喂，往这边看。”他这个举动，
颇出我的意料，我不由得停下脚
步，看他玩什么花样。

“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至
于你能悟出什么，就看你自己造
化了。”

“你会这么好心？”
“哼，反正拦不住你，那就顺

其自然呗。我倒要看看，你能做
到什么地步！”

药不然弯下腰，黑暗中传来
一阵咯吱咯吱的摩擦声，似乎他
拿了什么尖利的东西在砖墙上刻
字。过了一阵，他刻完字了，拍了
拍巴掌：“记住啊，这次咱俩从来

没碰见过。”说完他俯身扛起昏迷
不醒的郑教授，歪歪斜斜地朝外
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唉声叹气：

“还得先给扛回去，唉,你说我这
是图啥……”

我站在庙前，心中五味杂
陈。这次突如其来的见面，就这
么突然结束了。它非但没解答我
心中疑惑，反而涌现出更多谜
团。我抬起头，纵然塘神在此，恐
怕也无从分辨是非曲直吧。

不知何时，钱塘江中的雾气
悄然弥漫到这边来，把废墟淹没
在一片淡淡的雾霭中。我觉得胸
口有些积郁，无处抒发，走向那半
堵砖墙，想看看刻的是什么字。

光线不足，我不得不划亮一
根火柴，才勉强能看清。上头用
红砖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绍
兴，八字桥”。

远远地，药不然的声音忽然
从雾气中又飞了过来：“对了，提
醒你一声，如果碰到自称细柳营
的人，千万小心。”

(完）
（版权有限，连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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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越聚越多，越压越低，黑
沉沉罩住了整个城市，一场暴风
雨在城市上空即将酝酿成功。

一声炸雷响过，瓢泼大雨倾
泻而下。街道上的雨水如决了
堤的洪水肆意流淌，行人慌慌张
张向街边店铺跑去。

她打开自己的店门，向雨中
的行人招手：“快进来避雨。”一
个人进来了，两个人进来了……
不一会儿，她的商店里已进来了
七八个人，使本来就不宽敞的商
店显得更加狭窄。

雨中走过来一个老人，浑身
上下早被淋透，他不时地向她的
店里张望，看得出来，他也想尽
快进她的店里避雨。但是，老人
显然是力不从心，他步履蹒跚，
摇摇晃晃在雨水中艰难行走。

一股湍急的水流直向老人冲
来，他一个趔趄差点倒在雨水中，
他急忙弯腰，用双手撑在水中，几
次欲直起腰都没成功。她目睹了
这一切，抓起一把雨伞，毫不犹豫
地冲出店外向老人跑去。她的两
只脚快速交替踩着雨水，皮鞋里
瞬间灌满了水，裤腿也立马湿了
半截。她搀扶着老人小心翼翼地
蹚着雨水前行。

她把老人搀进店里，安排他
坐在椅子上，用干毛巾帮老人擦
拭着头上、脸上的雨水。

此时的街道俨然成了一条河
道，湍急的雨水从她商店前汹涌
流过。突然，她发现水流中竟然
有一个漩涡，那漩涡急剧旋转
着。她想起来，昨天晚上一辆大
货车从街上驶过时压碎了一个窨
井盖，今天还没来得及更换新的，
滂沱大雨便光顾了城市。随着街
道上的雨水越流越多、越流越凶
猛，窨井周围便形成了一个大漩
涡。漩涡打着卷儿、咕咕怪叫着，
像一个怪兽张开的巨口，随时都
有可能将人吞没。

有一个小伙子从街上跑过
来，他打着雨伞、低着头，竟然没
发现前面的漩涡。她急忙冲小
伙子喊道：“有漩涡，快靠边。”
小伙子没听见，继续向前奔跑。
她又大声喊道：“有漩涡，快靠
边。”小伙子听见了，急忙停住了
脚步。待他抬起头时，吃惊地张
大了嘴巴，他要再向前多迈一
步，就会成了那只“怪兽”的“美
餐”。小伙子向她点点头、摆摆
手，表示感谢，赶紧绕过了漩涡。

她转身来到里间，换了一件
红色上衣，然后冲出店门。店里
几个避雨的人纳闷了，面面相
觑，不知她要做什么？

只见她站在漩涡旁，不时
地提醒着来往行人：“注意，这
里有漩涡，绕过去。”大家明白
了 ，便 纷 纷 向 她 喊 道 ：“ 快 回
来，危险！”

她仿佛没听见大家关切的
喊声，一只手举着雨伞，就那么
毅然决然地站在雨水中。她身
上的红衣服在雨水中非常显
眼，远远望去，宛如一朵盛开在
水中的红花。

一个人来到了她身旁，又
一 个 人 来 到 了 她 身 旁 …… 很
快，她周围已聚集了四个人。
他们身着五种不同颜色的衣
服：红、绿、黄、蓝、紫。五个人
聚集在一起，五种颜色汇合在
一起，又恰似五种鲜花盛开在
急剧旋转的漩涡旁，盛开在水
流湍急的暴雨中，鲜艳夺目。

一个人活着，能感受到生活之美主要靠自己的
感官。其实，除了眼睛看的，嘴上品的，手所摸
的，最好的还是耳朵听的。耳朵感受的幸福，才是
真正的幸福；让耳朵获得幸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情。一个人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享受，但要想听到
悦耳美妙的声音，则非一般人所能享有。因为这个
世界太嘈杂且令人生厌，你生活在其他欲望里，你
就要忍受耳朵的被折磨。耳朵的自由享受才算真正
自由的享受。

天籁之音不可求，美妙声音却常得。我们太习
惯于经常性地被恭维了，因为几乎每个人自小至大
感受到更多的训斥、压制和征服，所以一般的甜言
蜜语会当做美妙声音来对待。就像不会欣赏音乐的
人总爱在流行音乐里自我陶醉一样。

生活如果充满爱就充满幸福，其实爱不只是男
女的事，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爱自己，爱生
活，爱动物，爱家人，甚至爱敌人。爱超越浅显，
爱始终质朴，爱其实就像空气一样自然而真实。耳
福需要拥有爱心才能享受得到。

一曲优美的音乐足以让你的一天充满幸福感，
音乐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能赐予人一种大爱之
幸福。它的乐音甚至能催生动物下奶、蚂蚁做爱、
老虎飞跃峡谷。音乐之美会让我们的心灵温润起
来。我喜欢更多时间里，把音乐打开，一个人，就
一个人，在精神的暗夜里，草地上舒展开一卷毛
毯，静静地感受这倾听幸福的美妙。爱的倾听是获
得耳福的最佳途径。

我以幸福的美感驱动心灵在音乐中行走。每当一

人独处时，我会让自己停顿下来，竖起耳朵，如毛
驴的姿势兔子的乖巧鸟儿的欢快草儿拔节一般的轻
盈，倾听自然界的一切声音。在夏日的夜晚，满天
繁星下，仰脸，再仰脸，然后我就无语而哭，我听
到了天籁之音。我听到了行走中的寂寞，我听到了
一个老男人自弹琵琶的咏叹，我看到了远处的河流
月光一样漂来又涌走，我成了上帝的信使，向世间
传递天籁之音的美妙。

天籁之音不可亵渎，天籁之音则需独求。
一个人的上进与否和他得到赞美之声的多少关

系很大，可惜我们很少赞美别人，也很少被别人赞
美。我们习惯于赞美自己。别人的赞美对你是耳
福，自我赞美更多时候是掩耳盗铃，所以不算耳福。

要保持与这个世界的美好向往，每日借助愉
悦的声音追赶美丽的“音符羊群”是必要的。在
生活的“草原”上奔跑，你需要营养，更需要倾
听美好的声音。我曾经追问一位从南极回来的兄
弟，问他在南极的漫漫长夜里，吃饱喝足之后，
最喜欢得到什么东西。他说：他最喜欢听到娘的
呼唤，听到家乡方言，听到漫山遍野的羊叫声。
他说完，我们一起流泪，真正男人的眼泪是流给
声音的，那些自己想倾听的声音，想听来自身体
里的呼喊。那些感知过的声音，一如天空飞翔的
大鸟，飞过去就永远感觉不到了。

这个世界能发出悦耳之声的物体太少了，当方
言渐渐被普通话所占据，就像皮影戏日渐被电影所取
代一样，我们所挂念的乡村感觉越来越远了。现实的
乡村因为乡音的淹没而让耳朵丧失主动去感知的冲动。

宏观的强权与微观上的龌龊一样令人惊叹。我
们不是在高音大嗓的会议室里感受耳福，却常常在
耳鬓厮磨的窃窃私语里体味幸福；不是在经学大儒
的课堂里享受听觉，而是在乡间土场的柳琴戏里心
颤不已；我在电视里观看秦腔表演，空气清洗机的
声音陪伴着我，缺少了现场尘土飞扬的听觉享受，
秦腔的韵致就降了格调。犹如一场预想着轰轰烈烈
的做爱却因为没有达到高潮而让当事者双方灰心丧
气。耳福是有界限和层级的，有时在你的心里，有
时在你的脑海里。

最好把你的人生规划成超凡的行动，你会主动
去倾听那些美妙的声音。

美妙的声音从来都是平凡而真实的，是优雅而
充满乐感的。当你面对慈祥的眼睛，柔和的面部表
情也成为声音的一部分；美妙的声音成为催化你心
灵之美的动车，或成为调动你全身细胞活跃起来的
发动机；美妙的声音总具有生活的质地，它并非来
自于名人名言，却时刻写着自然的恩赐。当有美妙
的声音陪伴你的耳朵，会带动你全身心去感受；启
动你的心灵去捕捉吧，很多声音是十分微弱的，但
它们的美妙超越很多高调尖声。

当和风细雨的交代取代了批评，你会感觉到
春风化雨般的滋润，给你的心灵春天带来一块硕
大的绿地。

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未来将会怎样发展，我只
感知耳朵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我有时真想幻化成
一只鸟儿，在蓝天下飞翔，即使遇到暴雨，也把它
听成一曲激越的乐章，那有多好啊！

去一长辈家，奢华的家里有一个朴素的身影忙
忙碌碌，长辈介绍是乡下亲戚。身影忙碌完毕，长辈
从卧室里抱出几件衣裳。

看看，这都是几百上千的衣服，压了几年了，送
给你吧，你家里姑娘多。长辈谦和的笑里有对惊喜
和感激的期待。亲戚浅浅一笑：您还是留着吧，孩子
们都大了，喜欢穿新买的。长辈的笑容闪了闪：那就
你穿吧。阿姨摆摆手：娃们隔三岔五买新的，穿一两
次就退给我了，我衣服多得穿不完。

亲戚走了，长辈坐在沙发上，将一件件昂贵的衣
服拎起来左看右看：这么好的东西，居然送不出去。
我劝慰：新农村的日子一点不比城里差，有些农村人
比城里人还富裕。“早知这样，前几年送给她们多好，
还能落个人情。”长辈明显有点失落，不仅仅是城里
人在农村人面前优越感的缺失。

这的确是一次昂贵的浪费，而我所说的昂贵，全
然不是指这些衣物的价格。

有一则故事：一个富商无意中给一个穷孩子
200块钱学费，那孩子得以继续上学，然后考了医学
院，富商年老，得了重症，居然成了长大了的穷孩子
的患者，已是这个病的专家的穷孩子倾尽心力挽回
了富商的命。

这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会在大脑里撞
车，是因为他们之间交集的“人情”。

国人擅讲人情，仔细推理，所谓人情，就是一种
无条件相助机会的寄存。就是说，甲在没有任何利
于自己的情况下，无条件给予乙一些恩惠，当时没有

什么需要你回报的，但是一旦某天甲需要相助时，乙
必须无条件相助，还甲“人情”。

这种情形类似于银行业务：有余钱时寄存起来，
需要时来取。所不同的是，这是精神与良知的寄存，
如果某天其能兑现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就成为一种
福气或运气，通常人们称之为因果报应。

在西藏有种专门乞讨的人，每次只乞讨一角钱，
大家是很乐意给的，因为这一角对谁都是九牛一毛，
不伤丝毫便种一分恩惠，何乐而不为？每个人都施
得很愉快。

其实，这些虔诚于佛祖的信徒，就是在给众生提
供寄存恩惠的机会。

生活中，我们偶尔会有这种体验：当你想助别人
时，对方拒绝了。于是有瞬间莫名的失落，善行并非
时时能落到实处，而当别人痛快地接受了你的帮助，
你的欢喜甚至超过对方，你不仅觉出自己的价值，更
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善有善报，对未来更增一分
勇气，所以，助人为乐，是种境界，也是身心成长的需
要。持德行天下信念者，也是持了一分存储的善足
够抵挡所有灾难的自信。

大千世界，为何强弱共存？细忖，强弱共存符合
宇宙间气息流通的状态。当所有能量都均衡存在
时，世界将凝固，一切生命又有何活力？所以，只有
当能量互动起来，世界才一片生动旖旎。我们常常
认定强者是弱者的恩人，其实弱者何尝不是强者的
恩人？弱者的存在，给强者太多储蓄福运的机会，谁
接受你的帮助，便是为你存下一份福运。所以从某
种角度上说，强者与弱者互为“贵人”，世界大舞台
上，强与弱是角色的需要，施与受是各自职责所在，
是各自使命所在。

“善人结善缘，恶人结恶缘”，这些民间俚语并非
无据之说，有富余能力时，储存一点出来，未来遇到
坎时，这些福运便会以另种面目出来渡你过难关，正
所谓一分恩惠一分福运。这不仅仅是对宿命的迷
信，更是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最直观的解读，是对人
性正能量的督促。

社会高速发展，储存的机会急速消失，一个贫困
孩子，你的一本书，一支笔，一件衣裳都会让其感激
莫名，当他们长大成材后，几百几千也会让其不屑一
顾，而且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利息”也相差甚远。

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无论哪种仁，都是生
命的需要，当善良无法达成时，就像抱着一捆钞票无
处可存，只有自己负责个人安危了。而错失一次施
仁施善的机会，等于浪费了一个昂贵的机会，所以不
要轻易错失储蓄福运的机会，遵循能量互动原理，千
万别某天也抱着一堆送不出去的昂贵闷闷不乐，兀
自失落。

“原出大明紫禁中，而今郏县独领风。
纯阳闻香驻仙驾，嫦娥品味下蟾宫……”短
短几句诗，把郏县饸饹面的美味，道了个淋
漓尽致。其实，美味的饸饹面，不只是郏县
的特产，在洛阳同样也有着美味无比、独具
一格的饸饹面。

饸饹跟清朝的康熙大帝有一段扯不开
的渊源。一次康熙皇帝微服私访，一行几人
行至河南一带，正值春夏交替的正午，饥肠
辘辘的康熙皇帝看到路边有一家名为“河
漏”的小店，甚感稀奇，于是带领随从进店品
尝。不一会儿，店家端上几份棕红色的面
食。康熙皇帝开口便吃，不想，一碗貌不惊
人的“河漏”面，却以它特有的筋道爽滑和清
香满口，征服了遍尝美味的康熙皇帝。康熙
皇帝直吃得口齿生香，酣畅淋漓，大赞“河
漏”的美味可口。临走时，康熙皇帝觉得这
样的美味，却配这样绕口的名字，甚是不舒
服，且与治理河道相违背，遂将“河漏”改为

“饸饹”。而这家生意清淡的“河漏”店，因了
康熙皇帝御赐的“饸饹”，生意一下子红火起
来，饸饹的美味由此盛传大江南北。

饸饹面多为红薯面所制，制作工序如同
《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冷香丸”一样，异常烦
琐。中原地区产红薯，把收获的红薯洗净后，
用木板上装有刀片的叉子叉成薄片，在房顶
之上晾干，然后磨成面粉。晾干的红薯磨成
面粉后，特有筋劲。吃时，用烧热的水，将红
薯粉兑入面粉中和好，再一个个抟成窝窝头，
并用手指在窝头的底部钻出一个小洞，使得
窝头各处厚薄匀称。在笼屉蒸半个小时后，
出锅放凉，再将窝头一个一个放入压制饸饹
的机器中，盛满为止，然后压动手杆。此时，
一根根筋道细滑的饸饹面，便晃着窈窕的身
子迫不及待地现身了。

接下来，支上炒锅，放些许油，待油爆
热，速将备好的葱花和红色尖椒丝一起丢
入油锅，加盐翻上一翻，放入饸饹面，用筷
子均匀搅拌。此时，淡褐色的饸饹面，配着
绿葱丝和红尖椒丝，冒着腾腾热气，在热锅
中逗引着馋虫……

饸饹面既可热炒，亦可凉拌。剥上几瓣
白胖白胖的老蒜瓣，放在蒜臼里捣碎，然后依
旧是葱丝姜丝捣碎的蒜瓣外加熟芝麻，一同
放于一碗饸饹面的上面，淋上少许醋，再将炒
锅烧热的油，快速淋于饸饹面之上——一股
清香扑鼻而来！待搅拌均匀，一碗清爽可口、
祛暑清热的凉拌饸饹面便大功告成了！

热炒的饸饹面，不油不腻，清香爽口；凉
拌的饸饹，祛暑清热，爽心利口，满透着一种
地道的乡野气息。

当下，即便严肃的散文创作，也大多停留于叙事的酣
畅、经验观照的准确、历史材料的再解读层面，过于注重确
定性的要素，而对于超出经验的不确定性要素，却少有触
及；及物的写作范式占据统治性地位，内省式的写作依然
鲜见。

长散文的写作形态，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叙事能力和
结构能力，对于作家的经验储备和知识储备，也是一个近
乎严苛的测量。如果说《非常在》凸显了更多思辨和形而
上色彩的话，那么，鱼禾近年来的长散文写作，则转向了经
验凝聚的领域。亲族叙事，成长经验，行读洞见，等等，繁
多的经验再现与陡然抽离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之中，构成了
篇章之间既各行其是、又差异互补的微妙布局。鱼禾从不
讳言散文“主体在场”所必然导致的“私人”样貌。她把自
己即将出版的长散文集命名为“私人传说”。这份自信后
面无疑有着颇深的用意，除了对于私人经验的特别尊重之
外，必然还有其书写之价值的独到理解。

耳 福

昂贵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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